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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河畔古韵老宅

【泉城人文觅踪】

□栾磊

曲艺界刘谦先生曾在报上刊
登“您听过我爷爷说相声吗”的征
文启事，勾起了我上世纪五十年
代的美好回忆，那时，少年的我在
南门外倾听他爷爷——— 号称“滑
稽大王”的刘剑秋前辈说相声，真
是过瘾。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
年初，我家住南门里宽厚所街西
头，正在上初中的我，唯一的消遣
方式就是去南门外蹭听刘剑秋的
相声了。当时对刘老前辈的痴迷
程度，用现在的时髦语形容，堪称
是忠实“粉丝”了。

当时去听书的场地在南门
外，虽然我现已是七旬之躯，但对
那段时期的那些事，至今仍记忆
犹新。我记得，从宽厚所街西口出
来便是十字路口，北为舜井街，向
北不远处路西便是“舜井”。南门
外，我记忆中好像叫南门月城街。
街两侧均是两层或三层的旧式
楼，一楼为商店，有估衣、土产、饮
食等商铺。后来因为拆建工程，成
了集市类的自由市场，商铺加集
市（当时称南门小市）人来人往非
常火爆，由此出现了一批说书撂
地的艺人。

刘剑秋的习惯场地不是在河
的南岸，而是在桥头北侧略东一
点的地方。由于当时同行太多，撂
地谋生是个困难的行当，里面暗
透着学问和技能。刘剑秋能在同
行中独拔头筹，享有“滑稽大王”
的美称，可见他当时的艺术水准
是何等之高。

我记忆中的刘剑秋，年方三
十多岁，一米七左右身高，匀称身
材，标准的济南朴实形象，脸庞有
点类似“李向阳”郭振清的模样。
他撂地开场子有一套绝活，首先
扮“行头”，衣着普通济南百姓的
功夫衣，上穿十三太保便衣，下穿
深色灯笼裤，腰扎粗布英雄带，头
戴“媒婆辫”，一身打扮看上去既
干练大方又憨态十足，让人忍俊
不禁。

打竹板是他的开场活，有时
先用白粉撒上一个大圈，小孩在
前蹲下大人在后站立，然后才是
一段开场白：“各位父老乡亲、兄
弟爷们，今天人缘多心情好，我多
说几段拿手活，为了混顿饭钱养
家糊口，说完了你高兴给个毛儿
八分，没钱不要紧，有钱捧个钱
场，没钱捧个人场，千万你别早不
走晚不走，要钱时你再走！在这里
给你鞠躬啦！闲言少叙现在开
说。”

“滑稽大王”的雅号不知从何
时而得，就我当时身为一名小观
众的感觉，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他的曲目多功夫
深、笑料多包袱沉。相声是他的正
功活，大多数是用济南话说单口，
后来有一位捧哏搭档姓左（可能
叫左明玉）。二是语言诙谐，表演
中声情并茂，令人捧腹。三是快板
快书、传统段子、连本故事、说学
逗唱样样精通。

由于自幼受到相声的吸引，
我与相声有了不解之缘。后来就
听不到刘先生的相声了，随着我
慢慢长大，偶而也去“晨光茶社”
听上几段，其中对孙少林先生、小
苹果女士的印象颇深，但其中不
少段子都曾从刘剑秋先生那里听
过。参加工作后有幸与专业或业
余相声、曲艺演员结为好友，如肖
国光、王振鲁、施宝霖、黄继忠、张
宝金、刘安义等先生都是我一直
崇拜的偶像。至今，仍然怀念刘老
艺人的高超才艺，欣闻刘谦先生
也步入艺坛，非常庆幸刘老艺人
后继有人了。

【忆海拾珠】

戏说当年相声

“滑稽大王”那些事

□王长海

一个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一张描
绘上世纪三十年代济南街巷的老照
片。照片中央是条潺潺流淌的小河，
河水随波荡漾。几座小桥连通着河两
岸的小路，小路并不宽敞，看模样过
不得马车，至多容纳三台独轮车并肩
前进。路边紧邻河水位置，有大人、小
孩，有人洗衣，有人纳凉，一派悠闲。
左右小路一旁，分别坐落着一排旧式
砖瓦建筑。其中左岸高大柳树不远处
的一栋老宅格外扎眼，门前临河位置
立有一面高大影壁墙，大门的样式也
比其他宅院更加美观。

时光荏苒，近80年过去了，照片
上那座老宅依然存在，就坐落在曲水
亭街15号位置。老宅的大门和门外河
畔的影壁墙已在解放初期拓宽道路
时拆毁，好在有房主的呵护，院落、房
屋基本维持着过去的样貌。这是座有
着200多年历史的三进院落，入院侧
头仰望可见北房东墙上有马头墙呈
阶梯状分三层排列。甬道尽头影壁墙
保留完好，墙后院落里四合院北房的
东南角处留有一泉，名为“佐泉”。佐
泉井口呈方形，内壁则是圆形，象征
天圆地方。久经岁月侵蚀，斑驳的井
壁暗示着此井年代的久远。晶莹的泉
水在南、西、北侧三处泉眼中流出，汇
聚成一汪泉井。井中泉水清澈见底可
直接饮用，煮开泡出的茶甘甜可口，
引人回味。

院中西屋为正房，房前采用出厦
设计，厦下有梁，建筑整体为框架式
结构，四梁八柱，梁为榆木梁，杉木
檩，屋基由方砖垒就，土坯墙下一圈
石砖墙围上还雕有斜条花纹。据房主
王俐女士介绍，这些花纹当年由工匠
手工雕磨而成。屋中墙体很厚，约有
50厘米，在高楼林立的今天实属罕
见。

与正房相通的南侧耳房，屋顶灰
瓦层层叠叠，顶部蝎子尾屋脊高高翘
起，美轮美奂。耳房内家具为实木质
地，外形古朴大方，按旧时模样摆放；
窗户为冰花窗户，由短木棍儿支撑开
合，如今看来颇为新鲜。此外，南北两
侧耳房墙壁上均嵌有入墙壁橱，橱门
开启可见内壁大块坚实灰色石砖。北
侧耳房在房主女儿结婚时布置成了
婚房，清甜的泉水香、美观的老宅、崭
新的红纱帐，将这座泉水人家里的老

屋包裹在浓浓喜气之中。
每座老宅背后都有段故事，王家

老宅也是一样。据房主王俐女士讲：
其祖父姓王名秀岑（公元1 8 7 0年-
1937年），京师大学堂毕业，清末进士
出身，民国9年至12年任湖北省长阳
县县长。编纂于民国25年的《长阳县
志》对此事有所记载，同时还记录了
王秀岑在任职期间对长阳县邮政、教
育、商贸方面做出的贡献，并提到在
这3年之中曾发生过2次武装叛乱，叛
乱者总人数高达9000余人。可以想
见，这3年对于王秀岑来讲是极不平
凡的3年，这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
这儿他的抱负得以施展，事业迈上了
新的台阶，同时家中还添了新丁———
王保琛，也就是今日房主王俐的父
亲。

三年任期满后，王秀岑离开长阳
合家搬到了济南，在山东大学历史系
担任教育科主任，同时购下了位于曲
水亭街15号的这座老宅。至于选择购
买此处的原因：潺潺流淌的曲水河仿
佛长阳县外水波粼粼的清江；济南南
部郁郁葱葱的高山与长阳县清江对
岸的群山一般颜色，他将曲水亭街当
做了长阳县的缩影，把对长阳县浓浓
的眷恋寄托在了这座新宅之中。

说起在老宅中的生活过往，房主
王女士脸上抑制不住露出微笑，在这
些笑容里有曲水河畔祖父柳下小憩
时的鼾声，有父母因缘际会的甜蜜，
有兄弟姐妹大石榴树下嬉戏的欢愉，
还有子女能与泉水朝夕相伴成长的
满足。他们一家在曲水河边、佐泉旁
快乐生活了四代，是济南老城变迁的
见证人，现如今正打开大门将这种快
乐与大众一同分享。三进院落内，往
来游客络绎不绝，东瞧瞧西看看，在
房前、泉口合影留念。每有人来，王女
士总会热情迎接，向他们讲解老宅风
貌、泉水特点。有幸者还可一品泉水
冲泡的香茗，或在院内看到书法大家
挥毫泼墨的风雅景象。

离去的时候，依稀看到北屋外墙
上有几处凹陷，上前询问房主，方知
原来是战争年月留下的弹孔。值得庆
幸的是，这座历经200年沧桑的老宅
主体未在战争中损毁，能够在新世纪
的朝阳中得以延续，同时延续的还有
泉水人家——— 济南的老城文化。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苏醒的荒山
□李乐军

一夜春风，吹醒了大地。
最先感受到温暖的要数迎春花了。当其

它植物还在漫长的冬眠中沉睡时，它却早已
在路旁、山野、公园或悬崖峭壁上，一排排、
一簇簇地泛出鲜艳的鹅黄。其次该是护城河
边的垂柳。远远望去，千万条柳丝织成一层
厚厚的绿纱，但当你靠近仔细看时又没有绿
叶，哦，那是春姑娘把柳的发丝染绿。一粒玉
兰花骨朵儿从粗壮平滑的树枝里鼓出来，像
高楼的一扇窗户里探出个小脑袋。“喂，雾霾
走了吗？”

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有山、有泉、有
湖、有河的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
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古人对
这座城市的描述。

但就是这么个有着天下泉城美誉的宜
居城市，近年来也频频发生雾霾，并且一度
成为全国十个重点污染城市之一。

雾霾，这种曾经让一些人连读音都搞不
准的东西，近年像幽灵一样常常袭扰我们的
生活。据说，这种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
相互作用的产物，主要由工业排放、汽车尾
气、燃煤废气、建筑扬尘、垃圾焚烧等多种污
染源混合作用形成，人体一旦吸入极易引起
呼吸道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等疾病。
真不明白，我们这个上世纪末才基本解决温
饱问题的国家，如今为什么连呼吸新鲜空气
都成了一种奢望！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中央早就明确，绝
不要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GDP。但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展与污染、局部与全局、
眼前与长远，多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纠缠
一起，效果并不明显。

我生活的历下区是该城的中心城区，这
个区的当政者有思路、有作为、敢担当。区委
书记在大会上讲：治理雾霾，改善空气质量，
对于一个不足一百平方公里的区来讲，可能
作用不大或不明显，但不能因为区域小就不
努力，如果各地都认为空气是流动的，与自
己无关而不作为，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将会变
成什么样！”于是，关闭了辖区内所有燃煤小
锅炉，建筑工地扬尘实行全时监控，渣土运
输全部覆盖，保洁员每日对道路洒水降尘，
同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也取得明显成效。今
年，他们又大力开展了以荒芜山体治理为重
点的全民植树绿化行动。

还是那位书记，对搞好荒山绿化提出要
解决好七个问题：一是“钱”，区财政拿出1 . 5

亿元；二是“苗”，到各地订购适合山体生长
的树苗；三是“路”，打通机械设备、运苗运
水、人工作业上山的路；四是“坑”，镐头刨
掘、筑垒鱼鳞坑、爆破开挖并用；五是“土”，
采取就地取土与外地搬运相结合的方法；六
是“栽”，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工、社会志愿
者齐上阵；七是“养”，就是要做好后期的养
护，确保成活、成林、成材。

好个“七字”荒山绿化造林法，照此做下
去一定会大见成效！春天里，浩浩荡荡的植
树大军开进荒山郊野，一项功在当代、荫庇
子孙、泽福千秋的宏伟事业拉开帷幕。

现代化机械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不长
时间便打通了通往山顶的道路。挖坑、运土、
运苗、运水、栽植……一座座原本毫无生机、
裸石满坡的荒山披上了绿装。

我栽下一棵翠柏，静静地凝视，与其对
话。“万物有灵，物我相生。”想不起是谁说的
这句话了。真的，人类与万物是相互庇护的，
只要我们体味大地上每一株植物的灵气，走
进它们的世界，我们就会得到生命葱绿的密
码。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放眼望去，山
体上那一棵棵新栽的小树，在春日阳光的照
耀下已形成片片翠绿。多年以后，它们会立
地擎天，脚下一方沃土，根系绵延，头顶一方
蓝天,与云握手！

我的思绪随风飘扬。荒山醒了，大地醒
了，更重要的是人也醒了。

曲水亭街旧影(由王俐提供)

曲水亭街15号院内的蝎子尾屋脊。栾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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